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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7月 13日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心理学家潘菽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我

回忆起潘老在“文革”中的两年事:

第一件是潘老在十年动乱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利用“批斗”和“交待”的空隙与劳动

之余撰写了约 60万字的心理学札记。当时他只有用小字写在零星的几张纸片上,为了便于

随身携带和避人耳目, 逐条积累起来。从 1967年下半年起至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时,共

写成十册。“文革”后, 又经潘老逐条反复修改后,于 1984年 3月以《心理学简札》为书名(分

上、下册)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1年 10月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荣誉奖。这本《心理学简札》的撰写,是多么一件了不起的事! 唯有潘老才有这样对心理学事

业的坚强毅力和信心!

《心理学简札》是潘老一生对心理学理论探讨的成果总结。他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古

今中外有影响的心理学思想和各重要的心理学派别的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评论和批

判,同时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及所涉及到的其他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设想。《心理学简札》被人称作“简要百科全书式

的著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和“促使我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

战略思考”。

1991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和出版社进行优秀学术专著评奖工作。人民教

育出版社推荐潘老的《心理学简札》参加评奖。当时需要著者填写概述本书特点,因潘老已逝

世三年,此项工作由我代为撰写。我根据大家学习该书的心得和我个人体会概括了七条特

点:

一、该书内容极为丰富, 著者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古今中外的心理学思想均有涉及,

是一本心理学简要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二、该书是著者全面贯彻辩证唯物论为研究心理学的指导思想的典范, 他身体力行,力

求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去探索和解答心理学的一些问题。

三、全书贯穿着改革与创新,批判与建设的精神,著者立足于批判,锐意在探新。他在书

中处处反复强调心理学要改革, 以求心理学在科学性上不断提高。

四、著者以自己深厚的传统心理学根底为基础,力图以辩证唯物论为武器, 历史地分析

西方传统心理学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心理学思想,指出和批判了它们的错误。

五、著者从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中挖掘并总结出有重要意义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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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心理学的可贵观点、论断和学说,诸如人贵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六情论、唯物的

认识论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以发扬国光。

六、著者非常重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并做出富有成效的探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

解,其中有许多深刻而独特的见解,最突出的如心理活动的二分法、对习性、对意识问题的新

的独特看法等等, 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七、著者提出发展我国心理学,走自己的道路,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四个主要

途径: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 2、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而为

之有效地服务; 3、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 4、积极地通过

批判、学习、吸收国外心理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

《心理学简札》是潘老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他人虽去,但心理学思想永存。

第二件是潘老敢于在逆境中,对心理所“体改方案”提出意见。这是在 1969年 8月心理

所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前,当时由“工宣队”和“军宣队”主持制定的这个“体改方案”。这时潘老

还是处于被“批判对象”的逆境下, 他看了这个方案后, 由于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好连夜写出

书面意见。这个意见是我在前几年搜集和整理中国心理学史资料时,偶然发现的。潘老在

1969年 8月 22日晚写的两页“关于‘体改方案’的意见”, 主要陈述坚持自己对心理学的性

质有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两个方面的看法,如他说: “我仍认为心理学有两方面的

性质,但社会方面较多,是主要的。不过,如对自然方面估计不足, 那也不好”。“我也认为意

识起源问题是应该研究的, 但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意识,一种意见认为意识起源的研究是自然

科学的性质, 我对此有怀疑。关于儿童心理发生发展的研究也是意识研究的一方面。这方面

的研究显然不能说只是自然科学的性质。”“关于人脑和感觉的研究不一定就是生理学的研

究”、他强调说:“我最怀疑把心理学一分为二的意见。心理学有两方面的性质是心理学的一

个本质特点, 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割开来,互相孤立起来的”。潘老这种坚持已见,科学实事求

是的精神是令人缅怀的!

在潘老的书面意见中, 还提出一个“附带”意见: “现在心理所的图书仪器设备要慎重处

理。仪器等过一个时候可能就变为陈旧了,并且还可以买到或者自制。图书则有很多是很难

或者不可能再买到的, 如有散失,真是无法补偿。为了批判就用得着这些图书。”这个“附带”

意见,今天看来是多么可贵! 他的保存图书的理由, 又提得多么“巧秒”! 心理所的心理学书

籍在国内是最多最全的。心理所图书馆建于 1952年,根据所内科研工作的需求订购中外书

刊,连同接收中央研究院心理所留用书和 1956年随潘老一起来的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心理

所的书刊, 60年代已有馆藏 4万余册,全部图书均编有著者、分类、书名三套目录, 并编制中

外文期刊的书本馆藏目录, 当时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图书馆。潘老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些

心理学图书的存放,如今每当我走进所图书馆时,就会使我想起潘老的“附带”意见这件事。

回忆上述之事,作为我对潘老百年诞辰的纪念和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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